
野直向忙中得少休袁 一生缘分属清
幽冶遥 难得清静袁而诗中一个野缘冶字袁却如
同一根无形的线袁 串联起生活中的点点
滴滴遥 感恩之野缘冶袁让社会充满温情袁让
友谊更加醇厚遥 于我而言袁因一份特殊的
野缘冶袁让我有幸结识到建行的几位文友袁
因此而受到潜移默化的影响袁 让我对建
行产生了莫大之缘与无比感恩遥

还记得那年高中毕业后袁我到县城参
加招工考试遥 一下车袁县城范围内的唯一
标志性建筑要要要中国建设银行射阳县支
行便映入眼帘遥 那座楼房高耸入云袁巍峨
壮观袁将人们的视线引向高空袁带来无尽
的震撼遥 那一刻袁我心想建行必定是一家
大银行袁 要是自己能与之结缘袁 那该多
好遥 巧的是袁建行尧建忠袁这是我的心灵与
建行第一次碰撞袁因而产生的火花袁美得
让我欣喜不已遥 此后袁每当有人问起我的
名字袁我总会自豪地炫耀道院我的名字叫
建忠袁中国建设银行的建遥

人生有时处处充满奇妙的机缘巧合遥
我以优异的成绩考入农村信用社袁 成为
一名农村金融系统工作人员袁自此便有了与建行接触的
机会遥清晰地记得袁二十多年前的一个秋天袁人民银行射
阳县支行组织各银行业办公室负责人到中国建设银行
射阳县支行参观学习企业文化建设工作遥正是这次学习
取经袁让我真正认识了心中羡慕已久的建行遥通过参观袁
我发现建行员工仪容仪表和蔼可亲袁 服务工作热情周
到袁职工之家的布置也格外温馨等等袁都是值得我们认
真学习的地方遥 也就是在那时袁我结识了帅气且才华横
溢的本家国庆主任遥 对于我喋喋不休提出的有关野善建
者不拔袁善抱者不脱冶等建行企业文化建设方面的问题袁
他总是耐心细致尧不厌其烦地为我解答遥回来后袁我将所
学知识运用到工作实践中袁一遇到难题袁便第一时间打
电话向国庆老哥请教袁他俨然成了我办公室业务的坚实
野靠山冶遥 更令人意想不到的是袁我们后来都成为中国金
融作家协会的会员袁在几次盐城市银行业协会组织的征
文比赛评审活动中袁我们一同坐在评委席上遥 我抓住这
个机会袁再次向他讨教文学创作尤其是诗歌创作方面的
知识遥

2009 年 1 月袁我调到城西支行营业部担任负责人遥
由于长时间在机关从事文字工作袁业务经营管理尤其是
柜面服务成了我的野短板冶遥 幸运的是袁我们支行的隔壁
邻居是建行的分理处遥 于是一有空闲时间袁我就走进他
们的营业间袁与分理处负责人和柜员探讨交流柜面服务
的艺术袁而他们总是毫无保留地向我传授经验遥 有人说
同行是冤家袁但我们两家紧密相邻的网点却相处得极为
融洽遥我们相互学习袁取长补短袁两家网点的考核位次都
靠前遥

自从加入中国金融作家协会后袁我与其他金融业同
行文友接触的机会更多了遥中国建设银行盐城市分行办
公室的邓洪卫老师更是我学习的楷模遥他不仅小说写得
精彩袁评书表演也堪称一绝遥 在邓洪卫老师担任江苏省
金融作家协会主席期间袁我经常向他请教文学创作方面
的知识遥 在他的关心和推荐下袁我的文学水平有了显著
提高遥我的几篇拙作还在中国金融作家协会组织的金融
报告文学作品大赛中获奖遥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袁邓洪卫
老师是我从事文学创作的引路人之一遥

在中国建设银行射阳县支行袁我还有一位值得一提
的文友严东亚遥 他不仅是银行业务上的学习榜样袁还是
我文学作品发表后的野首席评论员冶遥野善建者袁情牵客户
德泽广施成伟业曰贴心人袁光辉普惠民心所致兴建行遥 冶
这是他常挂在嘴边的话袁 其实有着很深的经营之道袁他
无时无刻不以自己是一名建行人而自豪遥他还时常提醒
我袁无论何时何地都不能忘记自己是射阳农商银行的一
员袁要多写射阳农商银行的好人好事遥 我一有文学作品
发到微信朋友圈袁他总是第一时间点评鼓励遥 他的信贷
业务十分出色袁还经常将工作中发现的问题撰写成调查
报告发给我袁让我帮忙野润色冶一下袁并要求加上我的名
字遥 其实袁我深知自己的水平有限袁不过是帮他投稿罢
了遥 没想到袁他主笔的大作登上了叶中国县域经济报曳以
及叶中国银行保险报曳等国家级报刊后袁让我也跟着野沾
光尧露脸冶遥

从无到有袁这是一个跨越袁从零到一袁这是一种质
变遥 犹如一颗刚刚萌芽的种子在土壤里扎根遥 离不开阳
光的照耀尧雨水的滋润袁我与建行人的结缘随着时间的
沉淀越发深厚绵长遥 人的一生会遇到很多人袁也许有的
擦肩而过袁有的点头之交袁有的萍水相逢袁但我与建行人
的相知相识袁即便是岁月更替刻下一圈圈年轮也割不断
我们之间的信赖相助与深情厚谊袁亦已长成一株株根深
叶茂的参天大树遥 见证缘分的足迹袁正是这浓郁的建行
文化滋润着我袁建行优秀员工关心着我袁激励着我在工
作中的每一天乃至每时每刻遥知恩图报袁学会感恩袁我要
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刻苦努力袁拼搏奋进袁向建行学习袁
在农商银行与建行之间架起党建结对共建桥梁袁携手共
创美好未来遥 值建设银行在盐城走过七十载春秋之际袁
衷心祝愿建行 野始终走在中国经济现代化的最前列袁成
为世界一流银行冶的伟大目标早日实现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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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光匆匆袁岁月悠悠遥 记忆里始终年轻善良的老姑袁迎来
了古稀寿辰遥

老姑的生日袁恰逢国庆小长假袁久未谋面的众表兄弟姐
妹们袁如同候鸟归巢般齐聚在老姑的生日宴上遥 晚辈们纷纷
以独特的方式向老姑倾诉着思念之情袁表达了晚辈对老姑的
尊敬遥 我父亲兄妹六人袁二叔及四位姑姑袁其中老姑年龄最
小袁按照当地习俗被称作野小老巴子冶遥 那时的野小老巴子冶往
往会得到父母和兄长姐姐的偏爱遥 当然我老姑也不例外袁然
而袁她却从不独占这份特殊的爱袁而是将其无私地转移在我
们晚辈身上遥

老姑出嫁前袁与我们相处的时间最长袁感情也格外深厚遥
可她从不端着长辈的架子袁是我们最亲近尧最能谈心的长辈遥
曾经袁物质匮乏袁精神世界也平淡如水遥 我们这些晚辈袁家中
兄弟姐妹众多袁既非被上天眷顾的骄子袁也不是备受宠爱的
明珠遥 只是一群普通平凡的孩子袁没有耀眼的光环袁更没有过
多的宠溺遥 那时袁但凡我们小辈有什么心愿袁都不敢向父母启
齿袁就会找老姑传达遥 老姑总会竭尽全力地帮助我们周全袁有
时还掏出自己的压岁钱贴补我们袁也不让我们受到丁点儿委
屈遥

记得刚入学时袁 爸妈费尽心思为我们准备的学习用品袁
没过几天袁不是这个丢了橡皮擦袁就是那个少了削笔刀袁有时
连文具盒都莫名地失踪遥 不敢报告老师袁又害怕父母责备袁于
是袁我们悄悄找老姑帮忙遥 老姑总是设法变通为我们解决难
题袁以解我们的燃眉之急遥 每当我们拿着三好学生奖状回家
时袁老姑特别开心遥

那时袁看电影是我们唯一的文化娱乐遥 村子附近曾经有
驻军袁我们村是军民联防单位袁村民可去军营看电影遥 离家最
近的叫野边防哨所冶袁约四里路袁稍远的叫野驻军三连冶袁更远的
叫野地下空军雷达冶遥 我们村里人都简称以上三家为院哨所尧三
连尧雷达袁他们每星期不停地轮流放电影遥 通常父母只带我们

去较近的野哨所冶袁因我们年幼跑不了远路袁不让去其他两处遥
后来我们想到了老姑袁嚷嚷着让她带我们去野三连冶或野雷达冶
看电影遥 老姑与我们约法三章院半路上不准说走不动了袁也不
准睡觉遥 我们都欣然答应遥 可常遇到在放映中途就睡着的袁走
到半途就走不动的袁每次回家的路上袁老姑不是抱着他回来袁
就背着你回家袁常常是累得满身大汗遥 当时她总是发狠说袁下
次再也不带你们去看电影了遥 可每当晚辈厚着脸粘着她时袁
她又心软地重蹈覆辙袁所以袁她那温暖的怀抱尧坚实的后背袁
成了我们童年最珍贵的依靠遥

老姑不仅对我们晚辈关怀备至袁对长辈也极为孝顺遥 老
太 107 岁离世袁生前一直住在爷爷家里遥 奶奶因年轻时患病袁
身体不好需要照顾袁而老太在百岁左右就行动不便了袁一日
多餐都由老姑悉心照料袁多年如一日袁毫无怨言遥 奶奶因病脾
气暴躁袁常和我妈妈尧二婶产生矛盾袁老姑就成了她们的倾诉
对象袁她默默忍受从不两头传话袁还耐心劝解袁安慰理解袁想
法和解袁使得大家庭一直和睦相处遥

老姑嫁到邻村后袁对我们的关爱始终如一袁不仅如此袁老
姑父也对我们也视如己出遥 曾经袁她家邻居们常笑言院野汤乃
珍家的门槛被她娘家小辈们跑得不长草了冶遥 的确袁那时每逢
节假日袁晚辈们总是成群结队地乐意往她家跑袁不仅能一饱
口福袁还常常满载而归遥 老姑为了满足我们这群野小馋嘴冶袁每
年都会刻意多种一些香瓜尧西瓜尧梨子等水果袁让侄子侄女们
尽情享用遥 时光悄然流逝袁我们在不经意间悄悄长大袁成家立
业袁而老姑也在岁月的磨砺中慢慢地变老了遥 但老姑是我们
心中永远的牵挂袁我们对她会尽其所能尧尽其孝心遥 如今袁老
姑父虽已病故离去袁但他对晚辈们曾经的好袁大家都会铭记
于心遥

这就是我明大义尧懂事理袁顾大局尧重亲情袁宽容豁达尧善
解人意的老姑袁她是一位普通的家庭妇女袁却是我们学习的
榜样遥

姑爱难忘
汤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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秋天袁总是带着一种独特的韵味袁悄悄地降临在大地上遥
它不像春天那样生机勃勃袁也没有夏天的热情奔放袁更没有
冬天的银装素裹袁但它却有一种独特的魅力袁让人陶醉其中袁
流连忘返遥

秋天里袁 在我的家乡四明镇一眼望不到边的水田里袁硕
大的芡实叶片铺满水面袁一派青葱翠绿生机盎然遥 鸡头米稳
健地扎根泥土中袁身披绿甲袁站立在天地间袁显得神气十足袁
构成一幅幅生动野芡实丰收图冶遥 芡农们穿着连体水裤采收袁
沙沙作响的声音袁仿佛在诉说着秋天的故事袁分享彼此的快
乐和幸福遥 沉睡在水中的鸡头米在漫长的生长和等待后袁终
于跳出了黑暗袁香气扑鼻尧甘甜爽口袁像是一场展示成熟果实
的盛宴遥

野芯谷里冶的稻谷成熟了袁万亩优质水稻在不断与阳光的
碰撞摩擦中袁已披上了金黄铠甲袁随风泛起层层金浪袁饱满的
穗粒就像那晶莹剔透的宝藏袁 在阳光下闪烁着诱人光芒袁沉
甸甸的袁累弯了腰遥 在蓝天白云下曰在习习的秋风中袁弥散着
清新的稻香遥 秋收的盛景如诗如画袁把汗水和智慧浇灌着这
片土地上的农人袁便是他们最开心的时刻袁脸上笑容灿烂袁话
语中充满了自豪遥 因为那意味着他们的付出即将得到回报袁
也为射阳大米优质资源画上了圆满的句号遥

老东园村人种植蔬菜历史悠久袁在一代又一代的延续中
富了口袋遥 品种之繁多袁菠菜尧韭菜尧萝卜尧山药尧茄子尧西红
柿尧辣椒尧豇豆等可谓是应有尽有袁其中要数野美人白冶萝卜最
为出名遥 田间小路纵横交错袁走在其中袁放眼望去袁一片片萝
卜田里袁绿色的萝卜缨随风轻轻摇曳袁覆盖着整个田野袁微风
拂过袁一根根藏在叶子下白白胖胖的大萝卜显露出来袁一半
扎根泥土袁一半露出地面袁煞是可爱遥 在一派美丽迷人的丰收
景象里袁老东园人在沿袭传统的同时也体会到生活的意义与
价值袁心中总会涌起一股温暖的怀旧与成就感遥

晚霞余晖袁温柔抚过袁村居农庄的晒谷场上袁农人们把白
天阳光洗礼过的稻谷尧玉米等及其野小粮杂谷冶拢成一个个堆
子袁沉浸在稻谷和果实的甜香里袁欢声笑语袁感受着大地的恩
赐与勤劳的回报遥 为故乡的秋天袁增添了无尽生机和难得的
暧昧袁希望与梦想在一堆堆粮食中延伸遥 晚餐吃得早的大爷
大婶已在村里的文化广场相聚袁随着叶好日子曳的节拍甩开了
膀子扭起了腰遥

秋天的季节一定是丰收的季节袁秋天的颜色一定是五彩
斑斓的袁秋天的景色也一定是美丽而充满诗情画意的遥

秋天的一切都显得那么美好袁给人以依恋和陶醉袁我愿
与秋同在浴

与秋同在
张永成

四年前袁我从务工单位被清退后不久袁头上生了湿
疹袁疼痒难忍遥经皮肤科医生诊治袁配了药膏和专用洗头
膏袁需每日涂抹和清洗遥为此袁医生建议我剪去长发便于
治疗遥 于是我只好剪去几十年一贯制的三七开发型袁塑
造了一个光头形象袁成为名副其实的光头强遥久而久之袁
我也从中悟出了一些生存之道遥

从头开始袁虽然有很多不舍和无奈袁但这是形势所
逼遥 过去在单位里既忙碌着又享受着袁虽然工资待遇不
高袁但衣食无忧袁属于衣来伸手饭来张口的生存型人群遥
被清退后好似断了炊袁为了生存袁必须寻求新的出路遥

从头开始袁必须树立为人谦逊的崭新形象遥 勇敢地
走出自以为是的泥潭袁虚心地向社会上能人志士求教取
经袁拓宽生存空间袁最大化地获取生活来源遥

从头开始袁必须摒弃世俗观念的偏见遥 过去每当看
到光头的人袁总以为有那么点匪气遥 其实光头者也有自
己的苦衷和无奈袁 比如因患重大疾病而脱发的光头袁因
工作岗位不宜长发而光头袁 或因其他种种原因而光头遥
事到临头才深知做人做事的不易遥

从头开始袁也是一种勇气遥 初开始总有那么一点羞
赧袁但时间长了袁无论是熟悉的人还是不熟悉的人都见
怪不怪袁习以为常了遥

朋友袁当你在工作尧学习尧生活中遇到困难险阻时袁
建议你不要硬闯南墙袁也来一次从头开始吧遥 在从头开
始的时光里袁会有许多惊喜在等待着你去发现袁去创造袁
去努力袁去奋斗浴

从头开始
陈建康

碧波荡漾 彭岭 摄

初秋时节的一个清晨袁我在时隔四十多年之后袁骑行来
到童年时经常嬉戏的海边遥 当年离老宅只有三里路距离的
那个黄海圩堤尧野大涵洞闸口冶下的波涛汹涌的海平面袁早已
成为历史袁昔日的海边湿地袁也已经向东退去了十多公里遥

在这个儿时的玩耍之地袁如今映入眼帘的袁除了长满各
种庄稼的万顷良田与成片的树荫袁 就是一排排的工厂与办
公大楼遥 原来通往黄海大堤的渡口袁已经变成了只有五米长
的海堤河桥袁哪里还有半点我小时候的记忆遥

还记得小的时候袁一家六口人住的是茅草屋袁外公外婆
是渔民袁常常在收船后通知我和姐姐去船上拿些泥螺尧梭子
蟹之类的海货遥 那时候袁三里路的路程袁总感觉自己与大海
只有野一瞬间冶的距离袁和大海的关系也是那样的亲近和亲
密袁而如今袁却已变得更野陌生冶尧更遥远遥

一路向东袁迎着微微露出一点鱼白的晨光袁我的车速放
缓袁向着被人们称为野湿地之光冶的黄沙港特大桥的高处进
发遥 在我前面袁有几位戴着野车手帽冶尧骑着山地车的青年男
女袁也是在奋力地与我同向前进遥 这座观光大桥袁是县城的

幸福大道东延工程的重要组成部分袁 据说还是我市净空高
度最高的特大桥遥 所以袁当我行至大桥最高处时袁俯瞰眼底
的湿地与远处巨大的野风车叶冶袁瞬间就感受到了什么是野震
撼冶遥 桥上已经有好几辆私家车行到桥上袁车上之人纷纷下
车拍照摄景袁或是合影留念袁好一番热闹的景象遥

沿着已经通车两年多的湿地观光大桥向东而下袁 我的
眼里袁除了满目青色的芦苇滩袁就是不时与自己近在咫尺的
海鸥尧白鹭等鸟类的野亲密接触冶袁它们超低空飞行的技巧袁
真是野炉火纯青冶让人赞叹不已遥 初秋的空气里袁弥散着淡淡
的海的腥味袁射阳河水在这里奔涌入海袁显得格外壮观遥 借
着东北面吹来的微微凉风袁我平复了一下有点激动的心绪袁
下桥继续往湿地的纵深处骑行遥 据说当年建这座大桥时袁射
阳人就意在发展射阳港的南港区袁为未来的湿地保护尧海上
救援打通通道遥 如今的黄海湿地公园已然逐步形成袁大桥的
作用十分明显袁真的要为这样的超前思维点赞遥

继续行进袁 路两侧的盐蒿袁 那青红相交的颜色真是醒
目袁它们矮小但生命力异常顽强的特性袁让我在敬佩之下袁

真是看了还想看几眼遥 再往湿地保护区的东北方向去袁那没
有边际的滩涂上袁成片的芦苇荡之后袁又有接连不断的袁一
条一条长方形的鱼塘状的水塘映入眼帘遥 这塘也不知是养
虾还是养鱼所用袁很多开着面包车或者私家车来的下丝网尧
打旋网的捕鱼者袁 在旁边的沟渠里施展着自己的体力与技
能袁与大自然充分的亲近袁让人特别羡慕遥 此时袁天上还有一
架无人机在左右盘旋尧尽情飞舞袁也许袁这就是湿地的广阔袁
所赋予的人与自然尧自由与轻松带来的另一番快乐境界吧浴
这样的湿地袁实在让人有点陶醉袁这样的湿地袁怎能叫人不
爱袁这样的湿地袁野增长冶得越快越远越好遥

回来的路上袁在儿时海边的旧圩堤下坡的树林里袁一个
养蜂人在两棵树之间吊了一个吊网袁他手里捧着一本书袁在
吊篮里优哉游哉的摇晃袁身旁一个个摆放整齐的蜂箱边上袁
还有还多扑棱着翅膀的小蜜蜂袁一边在幸福的欢唱袁一边尽
情地吸收着秋的芬芳遥

也许袁只有大海才真正懂得湿地的情怀遥 我想袁此刻的
我袁和那些小蜜蜂一样袁也被这初秋的湿地袁深深地陶醉了遥

湿地情怀
袁卫东

近日袁我收到远在江南的妹妹发来的
微信院野人逢盛世庆金婚袁 岁月流金共光
辉遥 五十年来情意长袁恩爱夫妻永不离遥 冶
我不禁愣住了袁再一想袁还是妹妹心细袁记
得哥哥结婚的日子遥

1974 年 9 月袁 我在草堂茅屋与妻成
婚袁距今半个世纪了遥 最近我为编纂镇志
忙得不亦乐乎遥早忘了结婚五十年被人们
称为金婚的日子遥

品味婚后五十年袁 我的心中宛如中
药铺的抹布五味杂陈袁 酸甜苦辣样样尝
过遥

小时候袁家里虽然穷困袁我还是幸运
地成为家中乃至生产大队为数不多的高
中生遥书读多了袁知道了梁山伯与祝英台尧
牛郎织女等民间故事袁叶红楼梦曳等文学作
品袁对婚姻充满渴望与憧憬遥 乡邻人家娶
媳妇袁 我会随着那些小媳妇老奶奶们一
起袁看看新娘子袁总幻想自己将来能有美
丽的新娘袁最好各方面条件优越些遥

古话说野贫不择妻冶袁母亲听从邻居老
大妈的劝导袁给我做主懵懵懂懂地娶了家
在外县的妻子遥在县公安局任局长的李功
荣叔叔知道后袁笑着说了句野出县找老婆袁
海通没有姑娘了钥 冶呛得我不知道如何应
答遥

妻是滨海县蔡桥镇人袁因是家里的长
女袁母亲长年生病袁只读初一年级就回来
照顾弟妹们遥 其父是做了 16 年的村支书袁
耳濡目染之中袁 妻有了领导的风范样式袁
遇事主意周全袁强势作为遥 印象最深的是
生育问题上遥 那时还可以生多胎袁她说了
句袁等大孩子长大些可以带小的袁于是就
没有顺势生个二胎遥 结果赶上一胎化袁此
事成了我一生的痛遥

但有时她温柔得让我不敢相信遥 记得
有一年的中秋节袁 放学后我还在学校备
课袁准备第二天上公开课的资料遥 她在家
带着四岁的孩子袁 一人做芝麻白糖馅饼遥
那时还是烧柴火的土灶袁做好一筛一箕的
饼待烤袁被儿子伸手一扒袁掉了一地袁她既
没有打孩子也未埋怨我遥

我作为家长袁常常想着要有男子汉的
威严袁 在妻面前也不是什么都让着她袁对
该要求的事情袁近乎严苛遥儿子上学后袁我
基于自己读书经常挨饿的经历袁要求妻必
须做到孩子放学必须有饭吃遥这条刚性规
定袁真的有效遥无论农活再忙袁孩子吃饭问
题先解决遥 她从来没有一次失职遥 在孩子
以数学满分尧 总分第一夺得乡初考状元
时袁她欣慰地笑了遥

平时袁妻处处节俭袁舍不得乱花一分
钱遥有一次回娘家袁我要买香瓜给她解渴袁
她说不要遥过了一会袁她从后车架下来袁原
来她看到路边树下有人摆上玻璃杯茶卖袁
2 分钱一杯袁她砍价一半袁人家不卖遥 她就
走到河边捧水喝遥 我狠狠地批评她袁她一
声不吭遥 我也赌气几十里不说话遥 现在倒
好袁亲友上门袁她笑着把几百元一瓶的酒
拿出来招待袁一点不心疼遥

1996 年袁儿子上大学袁我们把原有房
屋都押出去袁贷款供他读书遥他毕业了袁要
买新房袁我们找上老关系户袁求哥拜姐似
的借外债遥 后来袁我们凭着我几百块钱的
工资收入袁勒紧裤带几年袁才还清遥我们住
在学校门房袁冬迎寒风袁夏忍酷暑袁常为生
活琐事争吵伛气袁而不真正较劲遥 平平淡
淡袁忙忙碌碌袁供养孩子读书成家遥五十年
来袁从没有文人笔下的花前月下袁卿卿我
我袁更不会说什么野我爱你冶之类的话遥

新世纪初袁我内部息岗到外省高校任
教遥十几年的时光袁城市的繁华喧嚣袁灯红
酒绿袁纸醉金迷袁不乏诱惑和挑战遥有单亲
家长主动表示袁为她看店袁承诺买车有房袁
不用上课挣钱遥 有自考班的班主任与我聊
天时袁暗示着要与我牵手遥 甚至有学院的
办公室主任乐于做红娘袁 劝我留在城里袁
给了我一种成了香饽饽的滋味遥可我家有
伴袁古人说院糟糠之妻不下堂袁我虽不是大
官袁但道德底线还是坚守住的遥

2014 年袁我学起了跳广场舞尧练太极
拳袁她不喜欢袁只是散散步袁搓搓小麻将遥
平常而又平庸的生活袁一晃就老了遥 孙子
考进大学袁我俩鬓发也斑白了袁真的实现
了婚礼喜庆贺词所称野永结同心袁白头到
老冶遥

莎士比亚曾说院野不如意的婚姻好比
是座地狱袁一辈子鸡争鹅斗袁不得安生袁相
反的袁选到一个称心如意的配偶袁就能百
年和谐袁幸福无穷遥 冶

要说是怎样的称心如意袁 很难讲袁看
你怎么讲袁随你讲遥鞋子合不合脚袁只有脚
趾头知道袁你也金婚了袁自有答案在心头遥

金婚琐忆
李健


